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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阵子
1

元顺帝年间，秦岭一山谷中。

时值正午，艳阳高照，暑气蒸腾。 寂静的山谷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吆喝声，

转瞬，谷中烟尘滚滚，马蹄得得。

“捉拿逆贼沈列，梁有干。 丞相有令，得沈列首级者，赏金一千；得梁有干

首级者，赏金八百。 活捉二人，加官晋爵。 汉人立功者，抬为色目人；色目人立

功者，抬为蒙古人！ ”

一名年轻的蒙古军官纵马驰骋，大声吆喝着。 他的身后跟着二十多个骑

兵，个个劲装结束，肩挎雕弓，手持宝刀，满脸写着急于立功的神色。 顷刻间一

行人马已至一小院外，那军官喜道：“就是这里了。 ”众人翻身下马。 那军官一

脚踢开院门，喝道：“贼子受死！ ”只见院当中立着一中年男子，浓眉朗目，虎背

熊腰，此人便是沈列。 众骑兵一见沈列，适才的嚣张气焰立时灭了一半，不敢

大意，立刻一字排开，拉弓搭箭。

沈列瞧着这阵势，微微一笑，道：“木尔达，这是丞相的意思？ ”那军官木尔

达道：“沈列，枉丞相器重你一场，你竟敢背叛丞相！ ”沈列轻蔑地笑道：“器重？

你们蒙古人何时器重过我们汉人！ 脱脱丞相还不是看中了我家传的沈氏连环

腿，我只是他的棋子罢了。 ”

原来沈列武功精湛，精通兵法，是个难得的将才。 虽在朝中做个末将，却

也替脱脱丞相打过几场漂亮仗。然而数月前，脱脱却命他灭了河北韩家。这韩

家有位大有作为的人物：韩山童，此人有勇有谋，立志重整汉家天下，为百姓

谋福，沈列怎能害他？从前，沈列替元廷做事，本的是各民族是一家，都是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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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的想法，现在却要他残杀同族手足，这怎么能够？ 于是，他便与同朝为官

的义弟梁有干一起，携妻逃走，隐居于秦岭之中。 脱脱生怕这等人才被义军所

用，便想杀之而后快。

木尔达扬声道：“沈列，你若乖乖就擒，念在你我二人同朝为官多年，又一

起在沙场上生死与共，我会说服丞相饶你一命的。 ”沈列哼了一声：“你虽是脱

脱的外甥，但我如此得罪他，以我对他的了解，纵然是他亲生儿子求情，他也

决计不会饶了我，更别说你了。 ”

木尔达气得面色通红，喝道：“给你生路你却不走，那就休怪我不够义气

了！ ”说着拔刀出鞘，沈列口中说道：“跟你有何义气可言！ ”身形闪动间，已夺

下了一把刀，“‘沈氏连环腿’只用来与我看得起的朋友过招，你只配见我的刀

法。 ”

木尔达一听此言，心中一震，从前只知道沈列精于骑射和兵法，有绝技连

环腿，却从不知道他还擅长使刀。 这念头在心头一闪而过，他立即喝道：“布

阵！ ”众人不敢怠慢，火速布阵，将沈列困于阵中。 沈列略一扫视，见这阵中蕴

藏着五行之术，大感诧异：木尔达何时也精通五行阵法了，他不是一向最反对

“汉人的那些没用的玩意”吗？ 来不及细想，挥刀先护住周身，只见众武士绕着

他奔跑，越奔越快，阵法却丝毫不乱，只听木尔达一声令下：“进攻！ ”

霎时，只见刀光闪动，数把宝刀分从各方攻来，沈列凝神，提一口真气，宝

刀一挥，先使一招“风卷残花”，荡开攻向自己下盘的几刀；再来一招“拨云望

日”，解去了面门的危急；却见一把宝刀夹着劲风，斜刺刺地向胸口劈来。 沈列

提手上撩，两刀抵在一块，此时他用余光瞥见其余人又挥刀来攻，只得使出连

环腿，一脚踢开与之对刀之人，踏步上前，纵身跳起，借对手肩头一用，腾于空

中，一路“沈氏连环腿”施展开来，只听见“哎哟”声与宝刀落地的“当啷”声不

绝于耳。

木尔达立于一旁，瞧得真切也听得分明，眼见沈列初时所使的正是武林

中响当当的“太极刀”，之后的“沈氏连环腿”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眉

宇间立时愁云密布，略一思索，喝道：“变阵法，困！ ”

沈列眼见众武士又开始持刀急奔，与刚才不同的是，此番不再是一味的

快，而是时而左转，时而右转，变幻不定。 沈列只感头晕目眩，一心只想快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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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阵法，他向上一跃，头顶上顿时便有一刀砍落，又得挥刀格开。 如此这般，

小半个时辰过去了，沈列仍被困于阵中。 那些武士，平时训练有素，单这阵法，

每日也要练上两三个时辰；沈列虽内功较好，可隐居以来，每日悠游自在，闲

散惯了，猛地来上这么一场战斗，体力还真吃不消。

又过片刻，沈列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眼见要败。 木尔达喜形于色，暗

自思量着只待沈列体力耗尽、头晕目眩之时，便可轻易拿下，那时可就立下了

不小的功劳。 正思量间，却见院外奔进一人来，喝道：“大哥，我来助你！ ”那人

一手提一只野兔，挎着弓，是个猎户模样。 木尔达眼睛一亮：此人便是梁有干。

他恐局势有变，大喝道：“撤阵，乱箭射杀这二人！ ”阵法一撤，沈列精神一振，

一边展开攻势，一边大喊：“擒贼先擒王！ ”梁有干当下会意，扔下手中野兔，拉

弓搭箭，一箭射向木尔达喉部。 木尔达赶紧挥刀来格，箭虽格开，刀却震得脱

了手，虎口生疼。 梁有干双箭齐发，一射胸口，一射右腿，木尔达躲不及，只得

看准了箭，双掌一合，死命夹住了射向胸口的箭，正呼一口气，右腿一疼，已然

中箭。

梁有干的箭既猛且准，木尔达中箭之处正是足三里穴，登时血流不止。 梁

有干既已伤敌，便奔上前来，施展擒拿手，欲擒住木尔达。 木尔达也算得上一

员骁将，忍痛拔下右腿之箭，自点穴止血，手持那箭，权当作兵刃与梁有干周

旋。 梁有干向木尔达肩头一抓，木尔达却不闪避，手中之箭疾向梁有干胸口刺

去，梁有干反手一擒，夺箭，另一手施力，向木尔达胸口拍去。 木尔达用上一招

拼命的打法，不顾来掌，手指直戳向梁有干双目，梁有干只得减了两成掌力，

一击中便远远跃开，脸上却被划了两道口子。 木尔达结结实实地受了一掌，强

忍着伤，一脚将梁有干适才扔在地上的野兔踢出，喊道：“暗器来了！ ”梁有干

两指一夹，却夹着了兔毛，心中大呼中计，再一回神，木尔达已驾马离去。 梁有

干追出院门，却见一路血迹，想是木尔达受那一掌伤了内脏吐的血，不禁由衷

赞了一句：“好一条汉子！ ”回到院中，沈列已将其余众人踢伤在地，对梁有干

笑道：“这些人撤了阵法就脓包得紧，木尔达呢？”梁有干道：“跑了，大哥，这些

人怎么办？ ”沈列略一沉思，道：“放了他们，否则木尔达率大军来袭，可就不好

办了。 ”说罢转身对着众武士说：“回去告诉木尔达，此后沼大家井水不犯河

水，便都相安无事。 他若再来寻事，我兄弟二人奉陪到底！滚！ ”众武士哪敢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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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连滚带爬上了马，绝尘而去。

梁有干捡起地上的野兔，笑道：“这小东西害我中计，回头就烤了来吃。 ”

说着与沈列一起走进屋内，大喊道：“芸儿，快来，今晚有兔肉吃了！”“嚷什么，

小声点！大嫂刚睡下。”说话间，一劲装女子从里屋走出来，便是梁有干之妻陆

芸。 陆芸先是横了丈夫一眼，转脸对沈列笑道：“大哥适才那一仗打得实在漂

亮，我在窗口看得心里直痒，也想出去打上一架！ ”沈列道：“弟妹的任务更为

艰巨，要镇守后方。 ”梁有干对陆芸埋怨道：“你也是，看情况不好，就应赶紧出

来为大哥助阵。 今天要不是我回来得及时，大哥也不会那么容易收拾那几个

小子。 ”陆芸瞪圆了眼睛，怒道：“你懂什么！ 大嫂不会武功，又有身孕，我若出

去，谁来保护大嫂！ ”眼见两人就要吵起来，却听一柔弱的声音道：“今天二弟

和弟妹都功不可没，咱们今晚好好摆个庆功宴吧！ ”随着声音，只见一妇人从

里屋慢步移了出来。 此人淡红衫子淡蓝裙，淡扫娥眉淡点红唇，神情优雅，便

是沈列之妻冉惜玉。 梁有干赶紧上前道：“庆功宴自有我们张罗，大嫂，你身子

重，还是快去歇着吧。 ”陆芸瞪着梁有干道：“大嫂本已睡下了，还不是让你吵

醒了。”梁有干正要还口，冉惜玉赶紧道：“不怪二弟的。天气热得紧，本也睡不

好。 ”“还是大嫂对我好。 ”梁有干边说边白了陆芸一眼，沈列和冉惜玉不仅相

顾莞尔……

却说木尔达负伤败归，他舅舅脱脱丞相自然不满，但见木尔达一行个个

负伤，也就没说什么，只嘱咐他们好好休整。 倒是木尔达自己气恼得很：本想

好好捉弄沈列一番再生擒，怎料却拖延了时间，错过了战机，不但功劳没捞

到，反而损兵折将，颜面尽失。

木尔达手下有的是名医，因此身上的伤很快便治愈了。 可他心里却总不

是滋味：当年沈列尚在脱脱手下时，便颇得脱脱看重。 带兵打仗，文韬武略，自

己样样不如沈列，纵然有与脱脱的那层关系，也得不到脱脱的赏识。 就连自己

的父亲也说，木尔达若是有沈列将军的一半才能，也就令人放心了。 于是木尔

达勤习文武，甚至放下对汉人的成见，学习汉人的兵法韬略，满心希望有朝一

日能胜了沈列，可如今却……唉！

苦闷之余，木尔达便想出去走走，喝上两口解解闷。 遂换上一身便装，手

执一柄折扇踱了出去。 此时虽有多处起义军起事，但元首府大都（今北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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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太平，街上很是繁华。 木尔达进了一家酒楼，怎料二楼已满，只得在一楼寻

了个窗边的座位坐下，要了二斤烧酒，一斤牛肉，又点了几个素菜，便自斟自

饮喝起了闷酒。

喝着喝着，木尔达心中多年的怨愤涌了上来，便要一泄而快。 此时酒也喝

了大半，他早已有了七分醉意，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大喝道：“加菜！ ”小二赶忙

跑了过来：“这位爷，您吩咐。 ”“给我上燕窝、熊掌、鹿茸，按你们这儿最好的

上，快！”小二为难道：“公子爷，我们这儿地方小，招待不起这名菜。要不，您换

几样寻常的？ 保证做得可口。 ”“连几样像样的菜也拿不出来，谈什么可口！ ”

木尔达心中烦躁得紧，打开折扇晃了两下，道：“那就再来十斤酒。 ”小儿惊道：

“公子爷，十斤？ 您再喝一斤就醉了！ ”木尔达的火“轰”的一下又烧了起来，怒

道：“要菜没有，要酒不给，开什么酒楼，砸了！ ”说着一把掀翻了桌子，酒菜撒

了一地，瓷器砸碎的声音甚是清脆。 客人见状，登时跑了一半，剩下的忙往二

楼跑。

木尔达又掀了两张桌子，正待再砸，却听一女声怒道：“谁在本姑娘的地

盘上撒野？ ”顺声音望去，从二楼走下一个女子，一袭翠色长裙，娇小玲珑，面

容秀气，与刚才那句怒气冲天的话毫不相符。 木尔达看着却有些痴了，那姑娘

却有上好轻功，一起一落，如鸿雁一般轻盈灵巧。 木尔达心中正赞叹，却只听

“啪”的一声，脸上已吃了一掌，那姑娘就在眼前。 她眼中的怒火喷发，冲木尔

达喝道：“先教训教训你这个无理狂徒。 ”木尔达回过神来，喝道：“竟敢打我！

知道我是谁吗？”“管你是谁，就算你是皇帝，这里也是本姑娘的地盘！”“哼，说

出来吓死你！我舅舅便是当朝丞相脱脱！ ”“哦———”，那姑娘故意拖长了声调，

又拱了拱手，木尔达正得意，却听那姑娘道：“原来是外甥大人，失敬失敬！ ”木

尔达火冒三丈，挥拳打去，那姑娘身形一晃，闪开这拳，手掌一翻，轻易地捉住

了木尔达的手腕，轻轻一扭，木尔达“哎哟”一声，已然脱臼了。 那姑娘道：“脱

脱丞相文武双全，怎能有如此脓包的外甥？ 小子，冒充的吧！ ”木尔达心中一

凉：是啊，我木尔达除了头顶上有个“脱脱外甥”的光环，还有什么？ 连个小姑

娘都对付不了，脓包二字也担得起来！当下言道：“木尔达技不如人，要杀要剐

悉听尊便！ ”

那姑娘道：“这些桌椅板凳加上那桌酒菜，你放下五两银子走人！ ”木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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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区区五两，姑娘好是心善，这么容易就放过在下。 ”边说边摸银子，怎料

却摸了个空，才想起出门前换了身衣服，银子忘带了。 顿时尴尬不已，低声道：

“在下今日出门仓促，忘带了银子，可否改日奉上一百两白银？ ”那姑娘扬眉

道：“嗬，看不出还是来吃霸王餐的！ ”木尔达想了想，扯下扇坠，道：“这物虽

小，却是上等碧玉琢成，可否抵过？ ”那姑娘接过，仔细看了看，道：“这物恐怕

也值三四百两，你舍得吗？ ”木尔达喜道：“若能抵过，自然舍得。 ”“那好，这物

我先收着，若你反悔了便带五两银子来此间找我。 ”木尔达拱手谢罪，转身欲

走，忽又道：“还未请教姑娘芳名。 ”那姑娘怒道：“你也太无理，本姑娘的名字

是能随便问的吗？”木尔达笑道：“若我再来此赎回那扇坠，却不知找谁。”那姑

娘想想，道：“也对，我便是此间掌柜袁灵芝。 ”木尔达谢过，转身离去，走远了

再回头一看“袁记酒楼”四个字映入眼帘。

木尔达回到府中，醉意还没消尽，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却在睡梦中看见

袁灵芝握着自己适才脱臼的那只手，握得很紧，猛地一疼，睁开眼，却见府上

的郎中正在替自己接上脱臼的手。 见他睁眼，一个侍卫忙道：“将军，刚才丞相

派人叫您去相府。 ”木尔达赶忙起身，洗脸更衣，赶往相府。

一进脱脱书房，木尔达顿觉气氛不对，只听脱脱怒道：“你的伤还真是好

了，既喝到烂醉又在酒楼挑事，精神好得很呢！ 你总是这样张扬，迟早要给我

惹下事端！ ”木尔达赶紧认错，却听脱脱道：“看来真的得听你母亲的，赶紧给

你娶个媳妇，或许你这性子能收一收。 ”

一听“娶媳妇”三个字，木尔达头都大了，这一年来，自己的亲事似乎成了

整个家族最大的事，人人都热衷于给自己说媒，就连舅舅也从百忙的政务中

抽出一点空闲，关注他的婚事。 话说木尔达虽然文才武略不及沈列那般优秀，

却也是元廷贵族中少见的人才，战功要比那些公子哥们多几倍，长得也是一

表人才，再加上与脱脱的关系，不知有多少人愿与之结亲。 然而木尔达身性不

羁，对那些刁蛮任性，脑子又是一团草包的娇小姐们更是不屑一顾，是以不断

请缨，将亲事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此时听脱脱又猛地提起这档子事，却不知如何应答。 脱脱笑道：“你可别

再请缨，你不是沈列的对手，派你去对付他，我这边还得替你担惊受怕，算了，

还不如我自己去呢。 ”木尔达大窘，平日里早就酝酿好的几十条拒绝亲事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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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脑中飞快闪过，拟挑一个合适的说出来搪塞一下，可脱脱是何许人也？ 这

点小心机脱脱自然能看透。 于是脱脱又笑道：“你小子可别想搪塞我，你这事

我可一定要尽快办了。 ”

木尔达无奈道：“舅舅，这件事不急，我还年轻嘛！ ”脱脱道：“你是年轻，可

你母亲不年轻了，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想抱孙子都快想疯了。 ”脱脱无奈地

皱了皱眉，忽又想起一事，扬声道：“你小子是不是已有心上人了？ ”木尔达心

中立时浮现出袁灵芝的身影，低声道：“可惜只是我一厢情愿。 ”脱脱笑道：“是

哪个王府的郡主？ 嗯，一厢情愿……难道是公主不成？ 那可不成，公主的亲事

早已定下了！ ”“您想哪去了？ 她只是一个普通百姓。 ”

脱脱愣住了， 半晌才言语道：“你小子怎么总是怪怪的……普通百姓，是

蒙古人吗？ ”“应该是汉人。 ”“那不行，门不当户不对。 ”木尔达急了：“那就再

派我去擒沈列、梁有干，我情愿战死沙场，也不愿娶那些贵族千金！ ”脱脱略一

沉思，道：“好，若你能收拾了沈列，也算奇功一件。那时你加官晋爵，乐意娶谁

便娶谁……无非把那汉人姑娘抬为蒙古人，简单。 ”

脱脱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那是料定了木尔达敌不过沈列，木尔达却

欣喜异常，赶忙谢道：“如此甚好，我这就准备出发。 ”

于是木尔达点齐兵马，把军中武艺好的士兵抽了一半，配齐上好装备，择

定日子，便要出发。 临行前一天，向来不信佛的木尔达也禁不住到庙中烧了

香，很是虔诚地祷告了半天，之后来到了“袁记酒楼”。

进了酒楼，却见那日砸坏的家什已换了新的，那小二一见木尔达，慌忙跑

去请了袁灵芝出来。 见木尔达没有敌意，袁灵芝也很客气，将木尔达请到了楼

上一间临窗雅座。

喝了一杯茶后，袁灵芝问：“外甥大人是来要回那扇坠吗？ ”木尔达并没有

怒，笑道：“袁姑娘自可叫我木尔达。 ”“好，木尔达，袁姑娘可不是你叫的，这儿

的人都叫我袁掌柜。 ”木尔达笑道：“袁掌柜，在下并非要赎回那坠，只是在下

明日要出征，此战只许胜不许败，我这一去生死未卜，特来这与姑娘辞行，那

坠就留给姑娘权当念想。 ”

袁灵芝扬声道：“谁会想念你呀！ 你生与死，胜与败与我何干？ ”木尔达郑

重道：“倘若我这次胜利凯旋，我就可以娶你为妻了。 ”袁灵芝二话不说，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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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巴掌：“胡说些什么，自作多情，我们才不过见过两次面，别以为你是外

甥大人就有什么了不起！ ”木尔达望着袁灵芝的眼睛道：“有缘人只见一面就

够了。 请相信，终有一日，我会用聘礼换回那个扇坠，在我们拜天地当日送给

你。 ”说完，大步走出酒楼，只留下一脸惊愕，满嘴骂着“神经病”、“自作多情”

的袁灵芝。

木尔达一行人马由大都南下，日夜兼程，不几日便到了奉元（今陕西省西

安市）。此时已是人困马乏，便在奉元城里住下，拟休整一下。木尔达此番立功

心切，不想惊动当地官府，便只随便找了家客栈休息，预备歇上两日就动身。

这日午后，众武士聚在一起掷骰子赌钱，开大开小声中夹着欢呼声或叹

息声，玩得很是不亦乐乎。 木尔达向来不喜赌博，在嘱咐手下不可伤了和气

后，就踱到客栈大堂，要了一小壶竹叶青，喝了起来。 这几日紧着赶路，倒是一

口酒没喝，此时虽没什么好菜，，却也喝得有滋有味。 木尔达正喝得兴起，只听

头上忽然传来了打骂之声，忙跑了上去。

却见众武士围着一位神态儒雅、腰际佩剑的中年男子，个个宝刀出鞘，满

面怒容，旁边桌椅倒了一地。店主对木尔达拱手求道：“这位官爷，求您让这些

军爷们收了手吧，小的小本生意，经不住这么砸呀！求您发发慈悲吧！ ”木尔达

大步上前，喝道：“都给我退下！ ”众武士见是木尔达，只得收了刀，往后退了

些。

木尔达问道：“怎么回事？ ”一武士指着那男子道：“这直娘贼不仅不借钱

给我们，还推了我一把，这分明是瞧不起我们，自应教训他一下。 ”那男子也不

怒，也不辩解，只是微笑道：“直娘贼可不能随便骂人。 ”那些武士如何听不出

他是绕了弯来骂人，立刻散开，布阵将其困于阵中，挺刀相攻。

却见那男子也不惊慌，慢慢在阵中踱着，忽然提肘向东北角撞去，东北角

的武士只是挺刀劈去，心想：你这血肉之躯难道不怕刀吗？ 那男子撞到跟前，

忽然提起掌来，拍向那武士的天灵盖，那武士只得举刀去格，那男子只屈起手

指在刀刃上一弹，这上好的精刚宝刀登时断了，断了的半截余势不减，向北边

的武士飞去，北边的武士避让不及，右臂上“哧”一声划了道半尺长的口子，疼

得“哎哟”一声，刀也应声落地。

这男子撞、拍、弹只在瞬息之间，木尔达见他若无其事地胜了两人，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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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武士不是他的对手，只得喝道：“都给我住手，违令者军法处置！ ”众武士也

是知难而退，迅速退到木尔达的身后。 木尔达问店主：“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

店主赶忙道：“这位大爷正在追另一位大爷， 一位军爷忽然扯了他要借钱，这

位大爷推开了那位军爷，然后就打起来了。 ”

这一番什么“大爷、军爷”的说辞虽含糊，木尔达也算听明白了，想来手下

赌钱时输光了，随手扯了那男子借钱，那男子着急追人，情急之下推了一把。

众武士平日里在大都横冲直撞惯了，此番出来，山高皇帝远的，更是肆无忌

惮———此事众武士自然理亏。

木尔达当下对那男子拱手道：“这位朋友，我的这些手下不懂事，冒犯了

您，对不住了。 ”那男子冷冷道：“我追赶杀害恩师的仇人，追了三百里地，眼看

要追上了，竟然……在这儿耽搁了这么久，想来也追不上了，看来又得从头找

起了。 ”木尔达道：“不妨告诉我您的仇人是谁，我们人多，帮您找找。 ”那男子

道：“告诉你们也无妨，那人正是新近上任的武林盟主何不败，你们就算找到

了，又能擒下他吗？ ”木尔达道：“若能找着，我们自当发动大军，仅他一人，还

是能制服的。 此祸由我们闯下，自应由我们补救。 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府邸在

何处，若我们能侥幸擒了何不败，自当送上。 ”那男子道：“我也不怕你们上门

挑衅，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太白山后幽谷局掌门人凌召武便是。 你这些

手下也太无礼，日后倘若我见到他们欺压良民，管你们是什么将军，我定要诛

之！”说完足尖一点，木尔达向楼下一看，竟没了踪影，不禁赞道：“好功夫！”心

下却又担忧起来：这凌召武武功甚好，那何不败想必也不弱，汉人的武功如此

深不可测，若他日都被起义军所用，我朝危在旦夕呀！斜眼看看众武士，心想：

偏偏我朝武士如此不成器。 当下朗声道：“这次你们惹下如此大的乱子，若能

立下战功，就不追究；若是战败，回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都回房休息，明

日一早上路！ ”

这一日，众人马来到沈列所居的山谷外，木尔达吩咐手下：“沈列已熟知

咱们的阵法，一会儿我先上去和他打，我若不敌，便退于你们身后，你们立时

乱箭射杀即可。梁有干很是勇猛，也要乱箭射杀，还有梁有干之妻。总之，那院

中之人，会武功的就射杀，不会武功的就生擒。 ”布置完毕，一行人进得谷中，

远远瞧见沈列在院中踱步，木尔达立刻挺刀上前。 沈列大惊，喊道：“二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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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达他们又来了，递刀，守住院门。 ”

梁有干从院中奔出，递刀给沈列。 沈列拔刀向前，与木尔达立时纠缠在一

起。梁有干拉弓搭箭，不等那众武士准备好，已射杀了两人。其余人不敢怠慢，

几十支箭分从各方向射向梁有干。 梁有干右手抽出刀来格箭，左手摸到门边，

“咔嚓”一声，门板竟被卸了下来。 梁有干以门板作盾，众武士竟奈他不得。

木尔达看见院门大开，喊道：“快冲进院去擒住他们家人。 ”沈列与梁有干

大惊，赶忙往门边移，木尔达大感疑惑：平日沈列临危不乱，今天是怎么了？ 这

其中定有蹊跷。 一想到可以娶袁灵芝，木尔达精神一振，攻势更猛。 沈列虽刀

法胜过木尔达，然而此时心有牵挂，竟渐处下风，梁有干找准时机又射杀三

人。

木尔达不愿再拖，飞身抢入院中，沈列右足一点，身子腾于空中，自上攻

下，一脚踢向木尔达后心，木尔达只听得一阵风声，赶紧向前一跃，沈列势头

虽猛，终是差了两寸，刚呼一声可惜，肩头一疼，中了一箭。

木尔达喜形于色，直奔院内———只要拿住了沈列、梁有干的家人，再拿梁

有干和沈列更是易如反掌。

这边梁有干手持的门板上已钉了上百支箭，寡不敌众的劣势渐显出来。

沈列拔出那箭，自点穴止血，眼见木尔达与陆芸打了起来，陆芸显然不是

木尔达的对手，顿时心急如焚奔入院内。

眼见沈列一方就要落败，忽听远处有人喝道：“嗬，又是你们这群人，真是

不长记性！ ”话音刚落，那人已到了院前，众武士定睛一看，此人正是那儒雅的

男子凌召武，立刻有点发慌。

凌召武对梁有干叫道：“好朋友，不用怕，我来助你。 ”当下拔剑上前，左闪

右避，竟从那箭雨中毫发无损地穿了过去，转瞬已在众武士面前。 此番凌召武

再不手软，几剑之内，众武士尽数受伤，委顿在地。凌召武微微一笑，听到院中

传来打斗之声，捡起一枝羽箭，奔入院内，对准木尔达后心掷去。 木尔达虽然

穿有护身盔甲，然而凌召武内力强劲，受这一箭，木尔达登时吐了一口鲜血，

跌倒在地。

凌召武犹如天降神兵，这一下变故生得实在太快，本已稳操胜券的木尔

达心中又是惊恐，又是懊恼，心中不禁骂起那群手下来：这群畜生，没事招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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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么一个厉害角色。

沈列大步上前，对凌召武拜倒在地，说道：“恩公，请受我一拜。 ”说罢就要

磕下头去，凌召武赶忙将他扶起，笑道：“都是好朋友，相助是应该的。对了，这

些人怎么处置？ ”沈列刚要答话，屋中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名产婆出来

喜道：“恭喜沈大爷，得了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 ”

木尔达这才明白，原来沈列之所以心神不定，全因他妻子正在临产。 明白

后，他懊恼更甚：痛失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凌召武心思缜密，将木尔达等人点了穴，捆绑起来，掷于院中，这才开始

和沈列说话。

沈列对凌召武拱手道：“还未请教恩公尊姓大名。 ”凌召武笑道：“快别叫

恩公了，在下凌召武，你若不嫌弃，自可叫一声凌大哥。 ”沈列拱手笑道：“凌大

哥，小弟沈列，这是我的义弟梁有干。 ”

凌召武默念道：“沈列？沈列？”忽然大声道：“哦，我知道了，你是沈家的传

人，敢问沈致玄沈老爷子是贤弟什么人？”沈列道：“正是先父。”“原来是故人，

家师和沈老爷子很有一番交情呢！ ”这时陆芸走了上来，笑道：“别光顾说话

了，应请凌大哥进屋吃杯茶。 ”

于是大家进了屋，凌召武问道：“当年沈老爷子闯荡江湖，威名远播，贤弟

怎么年纪轻轻就隐居起来了呢？ ”于是沈列开始叙说父亲如何患病死去，自己

和母亲如何艰难生活，脱脱如何骗得年幼无知的自己为元廷卖命，自己又如

何明白了事理，得罪了脱脱，于是木尔达几次三番上门寻事……说到悲愤处，

激动得难以抑制。 梁有干与陆芸则在一旁大骂元廷的腐朽。 凌召武则讲自己

如何追杀杀师仇人却被那众武士阻挡。 几人同仇敌忾，大骂元廷如何欺压百

姓，汉人在他们眼里如何下等，又说起义军的势头正好，定要恢复汉家天下，

驱逐鞑虏。

几人在屋内骂得痛快，木尔达等人在院中听得又惊心又惭愧。 木尔达心

里明白，顺帝昏庸，没有安治天下的才能韬略。近年来，天灾人祸，百姓苦不堪

言，蒙古人和色目人欺压汉人、南人，汉人起义是意料中的事。 只是自己身为

元廷大将，定要效力元廷，更何况这次出征还关系到袁灵芝……

凌召武与沈列越说越投机，真是相见恨晚，恨不得立刻结义。 正说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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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抱着一个婴孩出来，道：“沈大爷，夫人已经睡熟了，您先给孩子取个名吧。 ”

沈列接过孩子，心想：这孩子命真大，若不是凌大哥相助，恐怕他连一天也活

不了。 当下对凌召武道：“凌大哥，这孩子平安出生，实是托了您的福，请您给

孩子赐个名吧！ ”

凌召武抱过那婴孩，凝神半晌，缓缓道：“我才疏学浅，不会取名。 但我有

一个想法，这孩儿生于将门，又逢乱世，自要学武。 习武之人不免有些性子急

躁，往往因那暴脾气误事，这孩儿日后即使习武，我也希望他不失儒雅，举止

得体，有名门风范，便就用一个‘儒’字吧。”沈列赞道：“如此甚好！这孩儿是我

长子，便叫‘沈伯儒’，大哥以为如何？ ”

凌召武微笑点头，忽言道：“对了，外面那一群人还没处置呢！ ”众人走出

屋来，立于院中，沈列道：“一切凭凌大哥处置。 ”凌召武对木尔达喝道：“你们

这群无礼之徒，本应尽数诛之，然而你们造化好，恰逢沈少爷出世，今日权且

放过你们，只当替沈少爷积德。 以后可别再让我瞧见你们欺压百姓，陷害忠

良，我若遇见，就是不杀你们，也要尽数废了你们的武功。 我说到做到！ ”说完

替他们松绑、解穴，众武士刚逃出院子，凌召武喝道：“站住！ ”众人登时立在原

地不敢动，凌召武道：“把外面收拾干净再走。 ”众武士如遇大赦，迅速收拾了

院外，抬着死伤的武士，火速离去。

凌召武也要离去，沈列强留不住，凌召武拱手道：“日后贤弟如有事找我，

自可到不远处的太白山后，那里有一座幽谷居，我便是那里的掌门。 贤弟若

去，我自当倒屣相迎。好了，愚兄不再叨扰，诸位保重，后会有期！”说完大步走

出院门，顷刻间已然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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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召
武
右
手
抱
起
沈
伯
儒，

道：

﹃
我
猜
这
个
是
小
伯
儒
吧！

"

﹄
左
手
抱
起
梁
忠，

道：

﹃
那
么
这
个
定
然
是
梁
贤
弟
的
公
子
吧…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